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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眼看看要要开开学学，，四四胞胞胎胎学学费费没没着着落落
聊城一家人把娃养到三岁半历尽艰辛，上幼儿园已经拖了半年

19日上午，记者一路打听
到了高唐县杨屯镇杨东村时，
恰遇张春景老人带着两个孙
子在街头闲玩。得知记者来找
四胞胎，她笑嘻嘻地指着俩孩
子说，“就是他们了，那两个在
家里。”

走进四胞胎之家，铁丝绳
上晾晒着长长一溜的童衣，旁
边一棵石榴树挂满了石榴，孩
子们一人要了一块馒头，在树
边大口大口啃了起来。

张春景介绍说，老大芦俊
哲、老二芦俊恩，老三芦妙苛，
老四芦妙娸，三年前孩子出生
时，医院催着制作出生证明，
孩子他姑临时给取的名字，后
来也没再改。

2011年2月4日，大年初
二，出现临产征兆的儿媳妇查
出怀了四胞胎，从高唐一路疾
驰送到济南一家医院后，四个
孩子顺利出生。出生时老大
4 . 6斤，老二3 . 2斤，老三4 . 4
斤，老四4 . 2斤。由于体重较
轻、体质弱，老二和老三先进
了温箱，一次性交了1 . 6万
元，紧接着老大和老四也进了
温箱，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
钱，就托熟人关系先欠着医
院。

“当时济南不少媒体进行
了报道，我们回家后，陆续有
人想来领养其中一个孩子，
但是再苦再难，我们也不愿
把孩子送人。”回忆起那段
困难时期，张春景至今仍有
点难过。

再难也不愿

把孩子送人

本报记者 高扩

8月19日，省档案馆继续公布日
军战犯罪行自供材料。渡边雅夫是
五九师团准尉，1945年8月在朝鲜咸
兴被俘。

该犯自供：供住沂水城时，被称
为渡边司令，自1937年4月27日至
1940年2月，扫荡沂水一区，围村附
近村庄，在前后马荒村、宴家铺一带
杀死群众3人，抢去牛驴12头，大锅
50口，粮食一万多斤，烧毁房子3000

间。
在沂水六区大杜庄建据点，该

犯打死群众4人，破坏酒店1间，抢去
粮食226800多斤，牛驴5头，酒3000多
斤，油4500余斤，花生15000余斤，衣
服1200件，抢去群众自卫匣枪一支，
大枪四支，子弹2000余枚，烧毁房子
40余间。

1939年至1940年，在山东省沂
水县，该犯率领扫荡十六区唐庄、马
庄等30余村庄，杀死群众28人，抓走
壮丁8人，送往东北。打伤4人，强奸
妇女4人，另有十八岁的闺女被轮奸
致死。抢去牛驴400多头，羊两千余
只，粮食共25万斤，被子200床，衣服
1万多件，猪8000多头，鸡2000只，布
6000多尺，烧毁房子2365间，砸毁大
锅2000余口。

1940年十月初十，扫荡十大区
曹宅、河南、唐庄等三十余村残杀群
众14人，毒打致残废者2人，抢去牛驴
100多头，羊1800多只，粮食3万斤，衣服
1000多件，猪1000头，鸡近千只，布、丝
一宗，苹果2000多斤，抢去和砸毁大锅
600多口，烧房子461间。

该犯驻牟平城时，曾抓八路
军工作人员囚入地下室用洋狗撕
咬，或施以灌凉水、火油等非人性
的酷刑拷打。以这种办法致死者，
不计其数，并作情报工作。

1942年在山东省峄城县，该犯
曾带队出发到该县四古邵一带，捕
农民8名，到峄城县北，全部用刺刀
刺死。

1938年2月至1940年，该犯在昌
乐县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区，在村
上勇二的指挥下，清剿游击队，并在
平源村一带奸淫烧杀，被杀148名，
妇女被杀17名，烧房子1085间，抢牲
口288头，强奸妇女180名。

战犯渡边雅夫

扫荡一个村子

就杀害148人

血债日日本本战犯笔供供

张春景的四个孙子孙女在院子里玩耍。

“养四个孩子真难啊，
刚长大点不怎么生病，又
该为上幼儿园发愁了，一
个季度就得2000多元。”8
月19日，看着上蹿下跳的
四个孩子，奶奶张春景既
爱又愁。三年前，聊城市高
唐县杨屯镇的芦家喜添双
龙双凤四胞胎，历尽艰辛
总算把孩子们拉扯到三岁
多，现在又因“巨额”学费
陷入困境。

喝不起奶粉，只能改喝豆奶

两个多月后，四个孩子陆
续出院回家。光保胎、生孩子的
花销，就让这个普通家庭难以
承受了，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才
保住命。

接下来，一家人开始为奶
粉发愁。张春景说，四个孩子抢
着吃，一年下来，仅奶粉钱就花
去四万多元。

更要命的是，这四胞胎打
小体弱多病，还轮流生病住院。

“奇了怪了，只要有一个感冒发

烧，其他三个孩子就会陆续感
冒发烧，一个挨一个地住院输
液。”孩子的爷爷芦汉华说，可
能真是同胞连心，不然怎么会
这样。

“现在孩子们长到三岁半，
终于不怎么生病了”。张春景
说，以前孩子生病的时候，由于
爸爸妈妈忙着打工，只能由老
两口骑着三轮车到高唐给孩子
输液，“生病一点都不能耽搁，
只能我和他们的爷爷去。”

三年下来，四胞胎光生病
住院就花钱无数。芦汉华60多
岁了，平时在家种地，农闲时干
点建筑活贴补家用，爸爸则一直
在北京打工挣钱。即便这样，每
月的收入抚养四个孩子还是很
吃力。

“奶粉太贵，喝不起了，前
段时间开始改喝豆奶粉。”张春
景老人说着，给每个孩子沏了
一小壶稀薄的豆奶粉，孩子们
躺在地上、床上喝得不亦乐乎。

衣服都是别人给买，还欠了一笔外债

如今，四胞胎已经三岁多
了，同样大的孩子过完年就上
幼儿园了，可他们家日子过得
紧巴巴，一直没让孩子上学。

四胞胎妈妈一直显得闷
闷不乐，很少说话，主要就是
为孩子上学的事犯愁。“镇上
有私立幼儿园，办学条件要好
一些，但是太贵了，公立幼儿
园每人每季还得五百多元，四
个孩子就得两千多。”

为了拉扯这四个孩子，一
家人省吃俭用，四个孩子基本
上没买过新衣服，都是亲戚邻
里给买，或者穿人家孩子剩下
不穿的。就是这样，还欠下一

大笔外债。
“以前我们家不这样，家

里有7亩地，小日子还算凑合。
自从有了孩子，你看看家里，
都下不去脚了，孩子们太淘气
了。”张春景正说着，老二爬上
了茶几，在上面跳来跳去，老
大则钻进了电视机橱，还把门
关上，奶奶是又爱又气，习以
为常干脆就不管了。

老大打开电视很快在奶
奶的劝说下关上了。“晚上再
看，白天不敢让他们看，电费
贵啊。”张春景说，孩子们不挑
食，差不多半个月吃一次肉，
头发都是她给剪，“去理发店

两块钱剪一个头，四个孩子还
得八块钱呢！”

记者了解到，尽管多胞胎
家庭从孩子出生就面临医疗、
生活和教育诸多问题，但目前
我国对于多胞胎家庭并无明
确的救助政策，除非是因为
家庭的经济条件符合低保条
件，可以申请低保。“即使再
难，等到开学时，也得让孩子
们上幼儿园。”一想到还有十
多天就该上幼儿园了，孩子的
妈妈再一次面露难色，孩子们
学费困难，书包还没买，但她
表示一定要想办法让孩子按
时上学。

注：如果您想帮助这个四胞胎家庭，可拨打0635-8451234或18606350214，与王记者联系。

文/片 本报记者 王传胜

实习生 张淑君


	A06-PDF 版面

